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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动名型复合词义位内部组合研究
*
宋贝贝 苏新春
提要 本文对动名型复合词义位内部组合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考察，提出义位成分的概念及切分原则，总结、建构了义位成分
的类型和层级系统，详细论述了义位成分的组合模式。动名型复
合词义位内部组合模式大类分成基础组合模式、扩展组合模式和
叠加组合模式 3 种，其中基础组合模式为主要组合模式。3 种组合
模式大类主要包括 24 种组合模式小类，其中有 3 种组合模式小类
为最主要组合模式。最后指出了义位内部组合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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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词汇语义学领域，义位组合研究与聚合研究一直受到中外语言学者
的关注。( Ullmann 1962; Cruse 1986; Murphy 2003; 周荐 1991; 贾彦德 1999;
张志毅，张庆云 2001; 曹炜 2003; 王惠 2004; 符淮青 2006; 汪梅枝 2006; 董秀
芳 2013; 袁世旭，张志毅 2014) 相对于义位聚合研究而言，义位组合研究显
得较为薄弱。张志毅、张庆云( 2005) 指出，“现代词汇学，特别是现代词汇语
义学应该突破传统词汇学的研究范围，把组合问题作为自己的新课题。”
义位组合可分成两类: 一是义位外部组合，即义位之间的组合; 二是义
位内部组合，即语素义之间的组合。( 张志毅，张庆云 2005) 在语素义组合之
外，义位内部其他成分的组合也属于义位内部组合。符淮青( 2006) 为表动
作行为的词归纳出六种释义模式，体现出义位内部成分之间的多种组合。
* 本文得到 2019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外国留学生习得不同语义
透明度合成词的实证研究”( 项目编号 19YJC740066)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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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义位外部组合相比，义位内部组合受到较少关注，本研究重点探讨这个
问题。
每一类复合词都存在义位内部组合问题，本文只讨论现代汉语动名型
复合词①的义位内部组合。动名型复合词指动词性词根语素和名词性词根
语素组成的复合词，如“爱国、昂首、报恩”等，前一个语素( 爱、昂、报) 是动词
性的，后一个语素( 国、首、恩) 是名词性的。所有动名型复合词从《现代汉语
常用词表》( 草案) 中筛选得到，共 3 130 个②。一般认为，词典的一个义项可
以看做一个义位，这些词在《现代汉语词典》( 以下简称《现汉》) 第 6 版③共
3 635 个义项，即 3 635 个义位。我们将系统考察这 3 635 个义位的内部组合
情况。
二、动名型复合词义位内部成分分析
( 一) 义位、义位内部成分及语素义关系
图 1 义位、义位内部成分及语素义关系
如图 1，我们把双语素复合词的义位用“S”代表，义位内部成分用“S1、
S2、S3……Sn”代表，语素义用“Ma、Mb”代表，语素义或义位包含的内容用
“［］”代表。语素义和义位主要表现为三种关系:
第一，两个语素义 Ma、Mb 分别和义位内部成分 Sa、Sb 对应( 图 1 中的折
线代表了这种对应关系) 。如“变型”的语素义［Ma 改变 Mb 类型］和义位 S
①
②
③
苑春法、黄昌宁( 1998) 统计过各类复合词的数量，我们根据文中数据计算出动
名型复合词比例为 19． 55%，仅低于名名型复合词的比例，所占比例较大。
我们对动名型复合词的筛选采取机器筛选和人工筛选相结合的方法，设置了几
个筛选条件: ( 1) 双音节。( 2) 语法属性为动词和名词。( 3) 单义词和义项数为 2 的多
义词。( 4) 义位内部可以体现语素义的组合。在一些表引申或比喻的义位内部，无法找
到语素义的组合，如在“下马”的义位“比喻中止或放弃某项重大的工作、工程等”中就找
不到语素义的组合，我们不把它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本文动名型复合词的义位、语素义分别参照《现汉》第 6 版动名型复合词的义项
和相应单字条目的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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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改变 + Sb 类型］，其中 Ma 和 Sa 对应，Mb 和 Sb 对应。
第二，两个语素义 Ma、Mb 只有一个和义位内部成分对应。如“倒头”的
语素义［Ma 横躺下来 Mb 头］和义位 S［Sa 躺下］，只有 Ma 和 Sa 对应。
第三，两个语素义 Ma、Mb 都不和义位内部成分对应，如“放水”的义位
“指体育比赛中串通作弊，一方故意输给另一方。”“放”“水”的语素义不与
任何义位内部成分对应。
后两种关系不能较好地体现语素义的组合，因此我们只讨论第一种关
系下的义位内部组合问题。
( 二) 义位成分的概念及切分原则
研究义位内部组合的前提是对义位内部成分进行分析，分析的基础是
语义成分分析理论。运用该理论分解出的语义成分一般叫做“义素”或“语
义特征”。本文提出“义位成分”的概念，与一般的称呼有差异，具有以下特
点: 第一，不是最小语义成分。第二，不从义位之间区别对立的角度分解语
义。第三，借助词典义项这一有义有形实体进行语义分解。
本文对义位成分的分析受格语法思想的启发。格语法认为，根据句子
中单词与单词的语义关系可归纳出不同的语义格，如施事格、受事格等。因
此，语义格归纳的重要前提是句法环境。事实上，在一个义位( 或义项) 内部
同样存在句法环境。Fradin 和 Marandin ( 1979 ) 认为“我们在谈论一个词的
意义时，不能不同时提到它的句法构造，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意义是和句法联
系在一起的”( 转引自章宜华 1998) 。用自然语言表述一个词的意义时需借
助句法环境，同理，将词的意义固化为词典释义时同样要借助句法环境。如
“拜年”在《现汉》的义项为“向人祝贺新年”，释义的核心内容是“祝贺”，“向
人”是核心“祝贺”的状语，“新年”是核心“祝贺”的宾语。通过句法环境下
单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可归纳出，“祝贺”是核心动词，“向人”是对象格，“新
年”是内容格。这种根据 语 义 关 系 分 解 出 的 不 同 成 分，我 们 称 为“义 位
成分”。
根据以上分析，“义位成分”可界定为: 指义位的构成成分，是借助词典
义项、根据义项核心、义项内部语义关系切分出的长短不一的意义片段。
义位成分的切分原则为: 先切分核心再切分其他。在所有义位成分中
存在一个核心，需先切分出这个核心，再根据不同语义关系切分出不同义位
成分。有些义位成分与核心不存在直接语义关系，需借助切分出的其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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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成分进行切分。
如下面的例子( 本文分析的所有义位都出自《现汉》第 6 版) :
筹资: 筹集资金( A)。
发报: 用无线电或有线电装置( A) 把消息、情报等( B) 发给收报人( C)。
充血: 局部组织或器官( A) ，因小动脉、小静脉以及毛细血管扩张( B) 而
充满血液( C)。如消化时的胃肠、运动时的肌肉都有充血现象( D)。
在上举动名型复合词的义位中，核心是与动词性语素义对应的成分，分
别为“筹集”“发给”“充满”( 上面画双横线的部分) ，它一般与其他义位成分
存在直接语义关系，切分时需先切分出这个核心。然后，根据语义关系的不
同可切分出一个个意义片段，如上面画单横线并用字母标示的部分。“筹
资”义位的核心与 A 的语义关系为“动作———受事”，“发报”义位的核心与
A、B、C 的关系分别为“动作———工具”“动作———受事”“动作———对象”，
“充血”义位的核心与 A、B、C 的关系分别为“动作———主事”“动作———原
因”“动作———客事”。在“充血”义位中，D 与核心不存在直接语义关系，但
与 A、B、C 的组合存在“主要———附加”语义关系( 后文会详细介绍与核心存
在不同语义关系的各种义位成分) 。根据以上不同语义关系可切分出不同
义位成分，包括“动作”“受事”“对象”“工具”等义位成分。
通过切分出的义位成分可发现，义位成分是长短不一的意义片段。如
“筹资”的 A 义位成分是一个词，“发报”的 A 义位成分是一个短语，“充血”
的 D 义位成分是一个句子。
( 三) 义位成分的类型、层级
根据义位成分的定义及切分原则，我们对动名型复合词的义位做了具
体划分。图 2 是划分出的义位成分类型和层级。
图 2 共包含 28 种义位成分和 5 个层级。义位成分首先可粗分为动作、
核心、外围、表达、附加这 5 种，有的内部还可细分出一些具体义位成分。下
面进行具体解释。
1． 动作义位成分
是动词性语素义对应的义位成分，在整个义位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
其他义位成分与它构成多种语义关系。如“编程: 编制计算机程序”，动词
性语素“编”的意义对应的义位成分是“编制”，为动作义位成分。动作义位
成分包括表具体动作和表抽象动作( 心理活动) 的义位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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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义位成分的类型和层级
2． 核心义位成分和外围义位成分
核心义位成分和外围义位成分是“骨架”与“血肉”的关系，前者支撑起
整个义位最核心的部分，后者围绕在它周围并以之为存在前提。二者的存在
都是必要的，它们共同构成义位的完整性、准确性。前者一般是必需的，后
者则不是，一个义位可以不包含外围义位成分，但必须包含核心义位成分。
核心义位成分包括施事、受事、主事、客事、对象、结果、内容等具体义位
成分。外围义位成分包括方式、工具、材料、时间、方所、原因、目的、范围、源
点、终点、凭借、条件、程度、频度等具体义位成分。如:
抻面: 用手( A) 抻成( B) 的面条儿( C)。
画线的 B 是动作义位成分，C 是核心义位成分中的结果义位成分，A 是
外围义位成分中的工具义位成分。
3． 表达义位成分
是在动作、核心和外围义位成分基础上升华出的成分，是义位实际要传
达的内容，一般具有某种表达功能。如下:
垂涎: 因想吃而流口水，比喻看见别人的好东西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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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骨: 寒气侵人入骨，形容极冷。
打钩: 在公文、试题等上面画“√”，表示认可、肯定或正确。
画线部分是表达义位成分，是比喻性、形容性、表示性的义位成分，分别
具有比喻义、形容义、表示义的相关表达效果。
4． 附加义位成分
是义位的附加、次要部分，对义位的主要部分起附加说明的作用。它的
存在与否不会影响义位的完整性，但它的存在可以使义位内容更加丰满。
附加义位成分具体又可分为前附加义位成分和后附加义位成分。前者位于
义位最前面，一般表示词的语义类属。后者位于最后面，一般是对义位的内
容进行再分类或举例说明。如下:
保墒: 使土壤中保存一定的水分，以适合于农作物出苗和生长。保墒的
主要方法是耙地、镇压、中耕和采用塑料地膜覆盖技术。
闭卷: 一种考试方法，参加考试的人答题时不能查阅有关资料( 区别于
“开卷”)。
画线部分是附加义位成分，“保墒”的画线部分属于后附加义位成分，
“闭卷”的画线部分属于前附加义位成分。
下面分别解释上文提到的具体义位成分。
5． 施事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发出者的义位成分。如“查铺: ( 教师、干部等) 到集体宿
舍检查住宿、睡眠情况”。画线部分为施事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成
“动作———施事”语义关系。
6． 受事义位成分
表示施事发出动作行为的直接接受者的义位成分。如“触雷: 人、船等
碰触到地雷、水雷等爆炸物”，画线部分为受事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
成“动作———受事”语义关系。它一般与施事义位成分同现，如“人、船等”是
施事义位成分。
7． 主事义位成分
表示非自主动作行为发出者的义位成分。非自主动作行为指有些动作
行为的进行不是人主动发出的，而是与人或事物有关。如“破浪: ( 船只) 冲
过波浪”。画线部分是非自主动作行为的发出者，与动作义位成分构成“动
作———主事”语义关系。它区别于表自主动作的施事义位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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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客事义位成分
表示非自主动作行为直接涉及对象的义位成分。如“失聪: 失去 听
力”。画线部分为客事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成“动作———客事”语义
关系。与主事义位成分相对，二者可以同时出现。
9． 方式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进行方式的义位成分。如“定情: 以赠物、题诗等方式表
示确定爱情关系”。画线部分为方式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成“动
作———方式”语义关系。
10． 工具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所凭借工具的义位成分。如“发报: 用无线电或有线电装
置把消息、情报等发给收报人”。画线部分为工具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
分构成“动作———工具”语义关系。
11． 材料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所使用材料的义位成分。如“催奶: 用药品或食物使产妇
分泌出乳汁。也用于动物”。画线部分为材料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
成“动作———材料”语义关系。
12． 时间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发生时间的义位成分。如“措辞: 说话或作文时选用词
句”。画线部分为时间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成“动作———时间”语义
关系。
13． 方所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发生方位、处所的义位成分。如“叫门: 在门外叫里边的
人来开门。”画线部分为方所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成“动作———方
所”语义关系。
14． 原因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产生原因的义位成分。如“破相: 指由于脸部受伤或其他
原因而失去原来的相貌。”画线部分为原因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成
“动作———原因”语义关系。
15． 目的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目的的义位成分。如“献礼: 为了表示庆祝而献出礼
物”。画线部分为目的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成“动作———目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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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16． 范围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涉及方面、范围的义位成分。如“援外: ( 在经济、技术等
方面) 支援外国”。画线部分为范围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成“动
作———范围”语义关系。
17． 源点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开始地点的义位成分。如“卸车: 把运输的东西从车上卸
下来”。画线部分为源点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成“动作———源点”语
义关系。
18． 终点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结束地点的义位成分。如“入土: 埋到坟墓里”。画线部
分为终点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成“动作———终点”语义关系。
19． 对象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朝向对象的义位成分。如“致电: 给对方打电报或发电传
等”。画线部分为对象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成“动作———对象”语义
关系。
20． 结果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产生结果的义位成分。如“组队: 组成队伍( 参加比赛、
慰问、演出等) ”。画线部 分 为 结 果 义 位 成 分，与 动 作 义 位 成 分 构 成“动
作———结果”语义关系。
21． 条件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发生条件的义位成分。如“晕血: 看见出血就头晕、心悸、
呕吐甚至昏迷”。画线部 分 为 条 件 义 位 成 分，与 动 作 义 位 成 分 构 成“动
作———条件”语义关系。
22． 内容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涉及内容的义位成分。如“怀古: 追念古代的事情( 多用
于有关古迹的诗题) ”。画线部分为内容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成“动
作———内容”语义关系。
23． 凭借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所凭借方面的义位成分。如“打靶: 按一定规则对设置的
目标进行射击”。画线部 分 为 凭 借 义 位 成 分，与 动 作 义 位 成 分 构 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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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凭借”语义关系。
24． 程度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程度的义位成分。如“裹脚: 旧时一种陋习，用长布条把
女孩子的脚紧紧地缠住，为使脚纤小，而造成脚骨畸形”。画线部分为程度
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成“动作———程度”语义关系。
25． 频度义位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频度的义位成分。如“落英②①: 初开的花”。画线部分
为频度义位成分，与动作义位成分构成“动作———频度”语义关系。
前文介绍了粗略分出的 5 种义位成分，它们分别是: 动作、核心、外围、
表达、附加。图 2 显示了它们的层级关系，动作义位成分位于最里层，处于最
重要位置。核心和外围义位成分以它为中心，与它构成各种语义关系。表
达和附加义位成分处于外层，围绕在动作、核心、外围义位成分周围。随着 5
种义位成分由里层到外层的变化，重要程度由大变小: 动作 ＞ 核心 ＞ 外围 ＞
表达 ＞ 附加。
另外，我们还介绍了一些具体义位成分。比如核心义位成分又分为施
事、受事等具体义位成分; 外围义位成分又分为方式、工具等具体义位成分;
附加义位成分又分为前附加、后附加义位成分。具体义位成分是某些粗分
出的义位成分的下义范畴，是更加精细化的成分，有利于显示义位的微观构
成及内部组合情况。
三、义位成分的组合模式
在动名型复合词义位内部，义位成分的存在状态并不是一盘散沙，而是
按照某种模式组合在一起。我们发现，组合模式主要包括基础组合模式、扩
展组合模式和叠加组合模式三种。
( 一) 基础组合模式
基础组合模式是动作义位成分和核心义位成分的组合，这二者位于义
位成分层级系统的里层，具有基础性、重要性特征，它们的组合为基础组合
模式。由于核心义位成分具体包括施事、受事、主事、客事、对象、结果、内容
① 序号②代表“落英”在《现汉》第 6 版的第 2 个义项。以此类推，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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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位成分，因此基础组合模式就体现为这些义位成分和动作义位成分的组
合。主要包括如下 11 种( 例子中每个义位成分加下画线，义位成分之间用
竖线隔开，下同) :
1． 动作 +受事
共 974 例。例如: 采油: 开采丨石油。
2． 动作 +客事
共 147 例。例如: 超期: 超过丨规定的期限。
3． 主事 +动作
共 107 例。例如: 换季: 季节丨更换。
4． 主事 +动作 +客事
共 80 例。例如: 带电: 物体上丨带有丨正电荷或负电荷。
5． 施事 +动作 +受事
共 76 例。例如: 触雷: 人、船等丨碰触到丨地雷、水雷等爆炸物。
6． 对象 +动作 +受事
共 51 例。例如: 让贤: 把职位丨让给丨有才干的人。
7． 施事 +动作
共 48 例。例如: 劫匪: 进行抢劫或劫持丨的匪徒。
8． 动作 +结果
共 41 例。例如: 绘图: 绘制丨图样或地图等。
9． 动作 +受事 +结果
共 18 例。例如: 切片①: 把物体丨切成丨薄片。
10． 施事 +对象 +动作 +受事
共 15 例。例如: 看病①: ( 医生) 丨给人或动物丨治丨病。
11． 对象 +动作
共 11 例。例如: 拜佛: 向佛像丨行礼。
基础组合模式主要体现为以上 11 种模式。构成该模式的动作义位成分
和核心义位成分起着“骨架”的作用，请看下面的例子:
义位 A: 让贤: 把职位丨让给丨有才干的人。(《现汉》第 6 版)
义位 B: 让贤: 主动丨把职位丨让给丨德才兼备的人。(《现代汉语规
范词典》)
我们把“让贤”出自两部词典的义位分别记作义位 A、义位 B。前者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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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内部组合为: 对象 + 动作 + 受事，后者的义位内部组合为: 方式 + 对象 +
动作 + 受事。前者组合内含的动作、核心义位成分( 把职位丨让给丨有才干
的人) 都是必需的，是构成完整义位的“骨架”; 后者组合内含的方式义位成
分( 主动) 属于外围义位成分，不是必需的，是使义位更丰满的“血肉”。对比
之下，构成基础组合模式的动作、核心义位成分确实起到了“骨架”的作用。
除上述 11 种模式外，基础组合模式还包括其他模式( 如“动作 + 内容”
等) ，由于其他模式例子较少( 不足 10 例) ，在此不做介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归纳出的组合模式中义位成分的排列次序，是
句法结构所反映出的常式排列次序，体现在义位中的次序可能发生变化。
如组合模式“动作 + 受事 + 结果”为常式次序，体现在“切片”的义位( 把物
体丨切成丨薄片) 中却是“受事 + 动作 + 结果”的变式次序。后面的扩展组
合模式和叠加组合模式也体现为这样的特点。
( 二) 扩展组合模式
扩展组合模式是在基础组合模式的基础上增加外围、表达、附加义位成
分构成的组合模式。为了分类的简单，在概括该类组合模式时，将增加的义
位成分用“外围”“表达”“附加”来代表，在举例时再使用具体义位成分的
名称。
扩展组合模式可概括为 10 种主要类型，如下( 加括号的义位成分表示
在基础组合模式之上增加的义位成分，也表示可能会出现的义位成分) :
1． 动作 +受事 + ( 外围) + ( 表达) + ( 附加)
共 491 例。例如: 刻骨: 刻在丨骨头上，丨形容感念或仇恨很深，牢记
不忘。( 动作 + 受事 + 表达)
2． 主事 +动作 + ( 外围) + ( 表达) + ( 附加)
共 92 例。例如: 脱发: 头发丨大量丨脱落，丨多由发癣等皮肤病引起。
( 主事 + 程度 + 动作 + 原因)
3． 施事 +动作 +受事 + ( 外围) + ( 表达) + ( 附加)
共 63 例。例如: 举重: 体育运动项目之一，丨运动员丨以抓举、挺举两
种举法丨举起丨杠铃。( 前附加 + 施事 + 方式 + 动作 + 受事)
4． 施事 +动作 + ( 外围) + ( 表达) + ( 附加)
共 58 例。例如: 入院: ( 需要住在医院里治疗的人) 丨进入丨医院。
( 施事 + 动作 + 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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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事 +动作 +客事 + ( 外围) + ( 表达) + ( 附加)
共 56 例。例如: 脱位: 由于外伤或关节内部发生病变，丨构成关节的
骨头丨脱离丨正常的位置。也叫脱臼。( 原因 + 主事 + 动作 + 客事)
6． 动作 +结果 + ( 外围) + ( 表达) + ( 附加)
共 33 例。例如: 雕花①: 一种工艺，丨在木器上或房屋的隔扇、窗户等
上头丨雕刻丨图案、花纹。( 前附加 + 方所 + 动作 + 结果)
7． 动作 +客事 + ( 外围) + ( 表达) + ( 附加)
共 20 例。例如: 收音①: 集中丨声波，丨使人听得清楚。( 动作 + 客
事 + 目的)
8． 对象 +动作 +受事 + ( 外围) + ( 表达) + ( 附加)
共 19 例。例如: 发报: 用无线电或有线电装置丨把消息、情报等丨发
给丨收报人。( 工具 + 受事 + 动作 + 对象)
9． 动作 +受事 +结果 + ( 外围) + ( 表达) + ( 附加)
共 15 例。例如: 切片②: 用特制的刀具丨把生物体的组织或矿物丨切
成丨的薄片。丨切片用来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和研究。( 工具 + 受事 + 动
作 + 结果 + 后附加)
10． 对象 +动作 + ( 外围) + ( 表达) + ( 附加)
共 13 例。例如: 喊话: 对特定的人丨大声丨呼喊，丨进行宣传或劝说。
( 对象 + 程度 + 动作 + 目的)
( 三) 叠加组合模式
叠加组合模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础组合模式或扩展组合模式叠
加而成的组合模式。这种组合模式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作义位成分，
分别称其为动作、附加动作 1、附加动作 2、附加动作 3 义位成分。在概括该
组合模式时，使用“核心”“外围”等相对概括的义位成分名称，举例时再使用
“施事”“受事”等具体义位成分名称。
与附加动作义位成分构成语义关系的义位成分用“义位成分名称 + 数
字”代表，比如与“附加动作 1”构成语义关系的“核心义位成分”用“核心 1”
代表，以此类推。
叠加组合模式可概括为 3 种主要类型，如下( 括号内的义位成分表示可
选择出现的义位成分) :
127
现代汉语动名型复合词义位内部组合研究
1． 动作 + ( 核心) + ( 外围) + 附加动作 1 + ( 核心 1) + ( 外围 1) + ( 表
达) + ( 附加)
共 955 例。例如: 刮痧: 民间治疗某些疾病的方法，丨用铜钱等物丨蘸
丨水或油丨刮丨患者的胸、背等处，丨使局部皮肤充血，减轻内部炎症。( 前
附加 + 工具 1 + 附加动作 1 + 受事 1 + 动作 + 受事 + 目的)
2． 动作 + ( 核心) + ( 外围) +附加动作 1 + ( 核心 1) + ( 外围 1) +附加
动作 2 + ( 核心 2) + ( 外围 2) + ( 表达) + ( 附加)
共 165 例。例如: 扬场: 把打下来的谷物、豆类等丨用机器、木锨等丨
扬起，丨借风力丨吹掉丨壳和尘土，丨分离出丨干净的籽粒。( 受事 + 工
具 + 动作 + 凭借 + 附加动作 1 + 受事 1 + 附加动作 2 + 客事 2)
3． 动作 + ( 核心) + ( 外围) + 附加动作 1 + ( 核心 1) + ( 外围 1) + 附
加动作 2 + ( 核心 2) + ( 外围 2) +附加动作 3 + ( 核心 3) + ( 外围 3) + ( 表
达) + ( 附加)
共 33 例。例如: 禁毒: 禁止丨制造、丨贩卖丨和吸食丨毒品。( 动作 +
附加动作 1 + 附加动作 2 + 附加动作 3 + 受事)
根据前文的分类，我们把义位内部组合模式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组合模式大类和小类所占比例
组合模
式大类
组合模
式小类
义位数 比例
组合模
式小类
义位数 比例 总比例
基础组
合模式
1 974 26． 80% 7 48 1． 32%
2 147 4． 04% 8 41 1． 13%
3 107 2． 94% 9 18 0． 50%
4 80 2． 20% 10 15 0． 41%
5 76 2． 09% 11 11 0． 30%
6 51 1． 40% 其他① 22 0． 61%
43． 74%
扩展组
合模式
1 491 13． 51% 7 20 0． 55%
2 92 2． 53% 8 19 0． 52%
24． 43%
① 基础、扩展和叠加组合模式所含的组合模式小类不只表中列出的类别，还有一
些其他类别，由于所含例子较少( 都不足 10 个) ，在此不单独列出，归到“其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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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组合模
式大类
组合模
式小类
义位数 比例
组合模
式小类
义位数 比例 总比例
扩展组
合模式
3 63 1． 73% 9 15 0． 41%
4 58 1． 60% 10 13 0． 36%
5 56 1． 54% 其他 28 0． 77%
6 33 0． 91%
24． 43%
叠加组
合模式
1 955 26． 27% 3 33 0． 91%
2 165 4． 54% 其他 4 0． 11%
31． 83%
通过表 1 中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动名型复合词义位内部组合体现为基础、扩展、叠加三种组合模式，
基础组合模式为主要组合模式。基础组合模式所占比例最高，为 43. 74%。扩
展组合模式和叠加组合模式也占有一定比例，分别为 24． 43%、31． 83%。
第二，在组合模式小类中，有三种组合模式为最主要组合模式。在每个
组合模式大类中，都有一个组合模式小类尤为凸显。如在基础组合模式中，
“1． 动作 + 受事”类所占比例最高，为 26． 80%，远高于其他小类; 在扩展组合
模式中，“1． 动作 + 受事 + ( 外围) + ( 表达) + ( 附加) ”类所占比例最高，为
13． 51%，远高于其他小类; 在叠加组合模式中，“1． 动作 + ( 核心) + ( 外围)
+ 附加动作 1 + ( 核心 1) + ( 外围 1) + ( 表达) + ( 附加) ”类所占比例最高，
为 26． 27%，远 高 于 其 他 小 类。这 三 个 组 合 模 式 小 类 所 占 比 例 之 和 为
66. 58%，是动名型复合词义位内部组合模式小类中的最主要组合模式。
符淮青( 2006) 在探讨表动作行为词的释义模式时涉及义位内部组合问
题，如图 3 所示:
图 3 表动作行为词的释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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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释义模式同时揭示出了动词义位内部的组合情况，这与本研究有
同有异。相同点主要体现为两点: ( 1) 都把义位中表动作的成分置于最重
要的位置; ( 2) 都根据语义关系切分义位内部成分。与该模式相比，本研究
的不同点体现为: ( 1) 重点揭示了义位内部成分的层级关系及重要程度，强
化了义位成分的系统性。( 2) 通过定量统计揭示出哪些组合模式更重要。
四、义位内部组合研究的意义
义位内部组合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有助于揭示词义微观世界的面貌和词义的衍生机制。义位内部
组合研究涉及义位、义位成分、语素义及其语义关系，因此词义微观世界的
面貌、特点可以得到揭示，有利于词义研究趋于精细化。本研究还进一步揭
示了意义的初级单位( 语素义) 组合、衍生为意义的再生单位( 义位) 的多种
模式，有助于对词义衍生机制的研究和探索。
其次，在汉语二语教学中可以为不同组合模式的词语制定相应的教学策
略，从而提高词汇教学效率。我们发现，从基础组合模式到扩展组合模式，再
到叠加组合模式，义位内部所含义位成分的数量总体上体现为逐渐增加的特
点，也就是义位成分的密度逐渐变大。义位成分的密度越大，表明义位内部的
组合越复杂，汉语二语学习者在学习时可能越不容易理解。比如基础组合模
式的“采油: 开采丨石油”和扩展组合模式的“催眠: 对人或动物丨用刺激视
觉、听觉或触觉丨来引起丨睡眠状态，丨对人还可以用言语的暗示引起”。前
者的内部组合较简单，义位内部成分同时也是语素义，理解起来较容易，后者
的内部组合较复杂，义位成分数量较多，较难掌握整个义位的准确内涵。针对
这种特点，在汉语二语教学中，可采取不同的教学法。对基础组合模式的复合
词可多使用“语素教学法”，即通过语素义及其组合的教学促进词义教学。对
扩展和叠加组合模式的复合词多使用“整词教学法”，即把整个词的意义教给
学生，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和认知词义。另外，三种不同的组合模式实
际也从意义角度揭示了词语的难度，在教学时可以由易到难，先教基础组合模
式词，再教扩展组合模式词，最后教叠加组合模式词。
最后，义位内部组合研究有助于提高词典释义的精度。义位内部成分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真实语料中，义位和义位的组合有可能导致义位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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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于屏方( 2005) 调查语料库中“购买”的用法发现，它后面的宾语
多是表示“价格高的物品或大宗物品”，但词典却简单解释为“买”。结合本
文对义位成分的研究来看，“购买”的义位中应该增加受事义位成分“价格高
的物品或大宗物品”。在日后词典的编纂或修订工作中，编纂者可以考虑把
这一义位成分固化为释义内容，以提高释义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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